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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语音乐人对谈：你们在乎语言的消失吗？

不同世代怎样开始台语创作之路？柯智豪、林奕硕、吉尼大对谈

装咖人主唱张嘉祥、青虫aoi主唱吉尼、百合花主唱林奕硕、三牲献艺aka.金曲制作人柯智豪。摄：陈焯辉/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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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台语独立音乐近年创作能量蓬勃，创作的题材与方向更加多元丰富，比如有以北管传统曲牌元素改编的百合花，在雷鬼、民谣、重金属、前卫摇滚等不同的乐风中融合台语创作；也
有细腻出发描写当代社会的青虫aoi，用台语描绘现当代都会视角的新视角和观点；还有横跨性别与传统戏曲、妖怪与电气电音，以优美纯熟的台语杂揉混合新时代风貌的金曲制作人柯智豪。

这次特别邀请到三牲献艺aka.金曲制作人柯智豪；百合花主唱林奕硕；青虫aoi主唱吉尼，三组台语独立音乐人，从制作层面到乐团思考、不同世代与性别去进行台语创作的思考讨论。这个时
代的台式美学在哪里？台语独立音乐要如何面对当代的新词汇和议题？如何深化和定位？

柯智豪

三牲献艺空方代表，获2023第34届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参与制作之作品也曾获台湾金曲奖最佳客语专辑，金钟奖最佳音效，金音奖最佳嘻哈专辑(制作
人)，最佳摇滚专辑(制作人)，法国金音叉奖，诚品选乐，TAIPEI TIMES年度最佳专辑，金曲奖最佳乐团，最佳客语专辑(制作人)；入围金马奖最佳电影音
乐，最佳原创歌曲，台北电影节最佳配乐，参与制作之作品也曾获金音奖最佳电音专辑(制作人)，最佳民谣单曲，金曲奖最佳民族乐曲专辑等。

林奕硕

百合花（台语：Sai-kong-giang-á-hue）主唱。百合花是一支来自台北的独立乐团，2011年开始在YouTube上传试听带，两年后着手于台语创作歌曲。现
由林奕硕（主唱兼吉他）、林威佐（贝斯）、陈奕欣（鼓组）组成。他们的音乐融合摇滚、蓝调、巴萨诺瓦、重金属、雷鬼、迪斯可、放克、北管、南管、
念歌等类型。2019年，正式发行首张录音室专辑《烧金蕉》，获得第10届金音创作奖两项大奖，并入围第31届金曲奖。2021年，第二张录音室专辑《不是
路》获第33届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最佳装帧设计。

吉尼

青虫 aoi主唱。乐团成立于2017年，其成员由主唱兼吉他手吉尼、Bass手郭宏、电吉他手Alan所组成。2017年组成青虫 aoi乐团，2019年发行首张EP

《渐近线》，2020年发行首张专辑《有你的故事》，并以首张专辑入围第32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最佳台语专辑奖、最佳年度专辑奖。

主持采访－装咖人 张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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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咖人主唱张嘉祥、青虫aoi主唱吉尼、百合花主唱林奕硕、三牲献艺aka.金曲制作人柯智豪四人对谈。摄：陈焯辉/端传媒

台语创作的开端

柯智豪：我从小就是讲台语长大，住在台北大稻埕的庙口，在那边讲台语、庙宇活动、戏曲演出都是很自然连结在一起的文化氛围。但说到觉得台语很美，
好像不太有这种感觉过，可能因为我们家小时候让我背文言文（汉学），都是用台语念诵，如果没有背完，我祖父（阿公）会打我，没有背完不能出门去上
课。

林奕硕：那应该会变成讨厌这个语言。（笑）

柯智豪：我一开始背的时候会觉得很痛苦没错（笑）。但我觉得文言文的台语和生活的台语是不一样的东西，我那时候讨厌的是文言文的台语，因为没有背
完阿公真的不会让我去上学，那时候小学迟到都是因为没有背完这些文言文，没有背完就会打。

我们那个时代是要戴狗牌的，讲台语要罚五元，会有三种牌子给你选，有狗、有猪，还有一个什么忘记了。反正被人家抓到讲台语，就自己选一个牌子挂，
比如我今天戴了狗牌，被罚跑操场，边跑就要边学狗叫，就一边汪汪汪，一边跑操场。

张嘉祥：那感觉是好玩的游戏？还是会有屈辱感？

柯智豪：那时候觉得很有趣，小孩的时候不会想那么多啦（笑），只是比较大一点，大概九年级的时候，会开始觉得讲台语很俗气，那时候电视里面坏人、
吃槟榔的人、开枪的人、流氓都是讲台语的，不然就是台湾国语，就影响我们觉得台语是很俗气的刻板印象，那时候不会觉得台语是美的。

张嘉祥：是什么时候决定选择使用台语来创作？有没有影响的关键作品？

柯智豪：可能是黑名单工作室《抓狂歌》有点冲击，记得是国中，那时候流行陈一郎、布袋戏史艳文，还有电视布袋戏的歌曲，像是〈粉红色的腰带〉、
〈命运青红灯〉。都跟着父母一起听，比如说他们开车要回南部的时候，小孩的我坐在后座，车上就听这些歌，边听就边开始晕车，就会把身体记忆和这些
歌曲连结，听到这些歌就开始晕车。一直到黑名单工作室出现，才发现台语可以表达很多不同的东西。



装咖人主唱张嘉祥。摄：陈焯辉/端传媒

林奕硕：我高中是美术班，需要画图，每次交作业就想说要交什么？老师说要自己想作业的主题，从那个时候开始有“创作”这个概念的开端。写歌的起始大
约在考上大学的那段时间，一开始是先尝试写器乐的演奏曲，也有写过华语歌，但写华语歌会觉得怪怪的，会想自己发音到底要不要卷舌？

柯智豪：那你的成长环境是华语比较多？还是台语比较多？

林奕硕：我们家是跟阿公阿嬷一起住，虽然阿公阿嬷讲台语，但不会讲很多话，爸爸妈妈也都会说台语，虽然他们都会用台语讲话，但跟我讲话很自然就会
切换到华语。

可能是我讲华语都会含糊在一起，一开始我都听摇滚乐，创作的时候也受到影响，就会习惯唱得比较用力撕裂，发现含糊的咬字会影响唱歌，让我唱歌的力
度没办法表现到位，要卷舌或不卷舌都让我犹豫不自在，那感觉不是我。

柯智豪：奕硕是耳朵很好！（察觉自己发音会含糊），不然有些人不会发现自己华语或台语的发音会糊在一起。

林奕硕：可能是因为我在听国外的歌手唱歌对于咬字都很讲究，也觉得自己应该要求咬字这件事。

柯智豪：这样一讲，发现台湾人对于语言的听力好像都不是很好，我们电视电影如果没有字幕，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听不懂。我觉得那也是国语教育下的影响
之一。

林奕硕：我最一开始是听到伍佰的歌，跟柯老师的影响原因蛮像，都是发现原来台语歌可以这样唱。另外我很喜欢看外国乐手的访问影片，就有乐手说他们
喜欢美国早期的蓝调音乐，我回头看台湾自己的音乐发展脉络，发现我们好像很难喜欢台湾早期的音乐，比如六十年前、一百年前的台湾音乐，就开始自己
找资料研究，顺着资料接触到台湾的传统文化和音乐。

我的爸妈比较喜欢新的事物，听西洋音乐，像是皇后合唱团（Queen）、麦可．杰克森（Michael Jackson），很有趣的是，我去学一些台湾传统音乐或是
听到比较老的歌，他们其实都知道，但他们不会跟我说这些，他们觉得台湾的传统文化，一些比较老的东西都会消失被淘汰，因为社会科技一直在进步，比
如说像是求明牌这种文化信仰。

柯智豪：结果现在都还在，我都还记得以前求明牌盛行的时候，有人醉倒在路边也会围一群人看明牌，逼号码，看他倒下去身体呈现的姿势，去和数字做联
想。

吉尼：去看那个姿势是几号。（笑）

林奕硕：我在学传统乐器，比如月琴，我弹给我阿公听，阿公会说这个是“乞丐琴”，他看不起这种东西。我如果放北管音乐来听，我妈会跟我说：你可不可
以不要放这种音乐？这让我觉得很有趣，会让我感觉像是去清朝统治时期的台湾留学。

张嘉祥：清朝留学生（笑）。但奕硕你不会被打击，不会因为家里的人打击你就不做。



林奕硕：就可能像大家听 Hip hop，父母那一辈也会觉得那只是都在碎碎念，但你喜欢就会继续听下去。

柯智豪：所以一代一代都不一样，我们这一代可能跟阿公的阿公那一代比较像。（笑）



青虫aoi主唱吉尼。摄：陈焯辉/端传媒



吉尼：我的经验可能跟小豪老师比较近，我十岁之前是跟阿公阿嬷一起住，十岁之后才跟父母一起住，我们住在嘉义的时候，长辈大部份都是和我们用台语
对话，到了上学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同学都是说华语，就想说我是不是要假装我的台语也不太好的样子（笑），好像讲台语很没水准的感觉。

林奕硕：跟性别（女性）也有关系对吗？

吉尼：我觉得也是，好像女孩子讲台语气质会不太好一样，好好一个女孩怎么会这样。就开始假装自己的台语不太好，但假装到后面台语就真的越来越不流
利。阿嬷就疑惑的跟我说：讲台语怎么臭奶呆？转捩点可能是在读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去读北艺大的戏剧所。

张嘉祥：唉呦，你跟奕硕是同学欸。

吉尼：但我在学校没碰过奕硕啦（笑）。那时候在学演戏的时候也有演王嘉明导演的戏（柯智豪长年合作的剧团导演），发现这场对谈有很多无形的连结。

柯智豪：我有在北艺教过书，是演哪一出戏？

吉尼：《05161973 辛波丝卡》。

张嘉祥：这个同温层好可怕。（笑）

吉尼：在上戏剧表演课的过程中，那时候感觉要求演员或配音员华语发音的咬字要很精准，出身台语家庭的配音员，获得配音机会就会比较少，老师在挑选
配音员的时候，大部分会挑选外省人，他们对于华语的掌握度比较高。

这几年我发现有一些变化，开始出现台语的配音员，大家对于语言的腔调接受度提高，不会说一定要使用什么样的腔调去配音，没有说哪些腔调才是好的、
正确的那种想法观念。

刚刚小豪老师说，在车上听歌晕车的那种感觉，我也很有同感（笑）。我小时候印象很深刻的是，阿嬷很爱听〈风飞沙〉跟〈针线情〉，那时候台语歌很讲
求一种气口（口吻腔调），要转音，要有一点演歌的感觉，也会在车上听到像是伍佰、江惠的歌。但会有晕车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在放华语歌，像是陈淑华
〈梦醒时分〉、姜育恒〈再回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车上皮椅在太阳下曝晒的味道，坐车的时候就很晕，但现在就算没有在车上听那些歌，我还是会觉得
头很晕。

张嘉祥：味觉连结记忆。（笑）

吉尼：对，也大概是在北艺那段期间，大家发现我能弹吉他唱歌，鼓励我写歌创作，那时候隐隐约约感觉到，如果是我来写，可能就不是小时候听到的那种
台语歌，觉得自己可以写一些不同的台语歌。

第一首写的台语歌，大约是在2015年，那时候和“阮剧团”合作，帮他们那时候制作的戏《热天酣眠》做音乐，我是第一代的音乐设计，后来我没有时间再
去，再另外找了一位执行音乐。

在做《热天酣眠》的时候，我感觉到有一个段落好像可以唱几句，不是那种三分钟长度的，可能只有四句左右，歌词也是从剧本里面抓出来的。阮剧团的人
真的很好，会一直跟我说这几句台语歌很好听，我应该要继续写，写更多。再过两年，写出第一首台语歌〈青鸟〉，有入选“南面而歌”，运气也很好，那时
候南面的制作人是何欣穗和董事长乐团的吉董，他们听完后说：你唱台语歌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跟过去的台语歌不太一样，但因为妳本来就会说台语，你可
以多写多创作。之后才越写越多歌。



青虫aoi主唱吉尼、百合花主唱林奕硕、装咖人主唱张嘉祥、三牲献艺aka.金曲制作人柯智豪。摄：陈焯辉/端传媒

台语的断裂与重新学习

张嘉祥：听完三位的台语创作历程，好像都有经历过不同层度的台语断裂？有重新经过学习台语的过程吗？小豪老师好像有一段在做客语音乐的时间？

柯智豪：对对对，但我做客语也是“大台语主义”，我很糟啦。（笑）我开始跟交工乐队一起工作的时候，我还很年轻，如果去到长辈比较多的地区去做演
出，直觉反应跟他说台语感觉比较亲切，结果整个村庄的人都是讲客语的，我才醒过来，发现自己其实大台语视角（笑），才开始专心做客语音乐，去认真
学客语。那时候每年都要去客家庄做巡回，每年巡演两个月，应该跑有六、七十个客家庄。

张嘉祥：所以在成长的过程中，就算是华语的教育也是影响不大吗？

柯智豪：可能是时代环境的关系，比如你们刚刚说同学的影响，但我的同学都是说台语，语言环境的影响可能比较大，我大概有大你们十几岁吧，那个语言
环境不一样。

林奕硕：其实也是要看地区，比如说，我知道郭子干以前在的学校大家都说台语，他妈妈就带去学校跟老师说：我们不会讲台语。但隔天大家还是都讲台语
（大笑），语言环境真的很重要。

柯智豪：环境真的很重要，比如说张菲，客语也说得很好，因为他读的高中在客家庄，所以他客语讲很好。

林奕硕：其实都要看地方，如果学校对语言的控管没有那么严格，那边又都是讲台语的族群，那就都会讲台语。

柯智豪：我去跑各乡镇的时候，大概就是两千年左右，那时候对语言的体会很多，比方说在台东池上，池上更里面有个地方叫万安（村），他是个客家村，
在万安村的旁边是电光（部落），它是一个阿美族部落，电光名字的由来是因为，那边有一个传统的活动，会教导部落的年轻人如何发出闪电跟光。

吉尼：很动漫的感觉。（笑）

柯智豪：部落是在一个山口的路口，要做防御工事，他们的祖先就在过程中发现土地里面有磷，他们就教导后代混合磷、水的比例，在竹筒中混合，遇火就
会爆炸发光。

吉尼：是鬼火那个磷。

柯智豪：这两个村庄（万安跟电光）的老人们，语言状况是我讲客语，你说阿美族语。

张嘉祥：都能互相沟通就对了？

柯智豪：对，能互相沟通，就你讲你的语言，我讲我的语言，那是理想国啦，语言的理想国可能就是这样。



吉尼：小豪老师说的这个状况，我在上台语课的时候，台语老师也有介绍到，过去钟肇政那个时代，都听得懂对方的语言，就是我说台语，你说客语，但是
我们都可以交流。

我台语断裂最严重应该是从国中到大学，国中到高中都是很注重英文的学校，甚至有一些课程会全英授课，这节课如果不讲英文会罚钱。（笑）

柯智豪：挂牌子。

张嘉祥：挂牌子。

林奕硕：I AM PIG。

吉尼：不用挂牌子，但是要罚钱。我感觉台语这个角色在我身上越来越小，英语变得很大，而且考试也都要考英文，学习的氛围告诉你之后还要考全民英
检、多益证书，如果要去国外读大学有可能还要考其他的英文检定，英文变得最重要，华语是平常跟同学朋友聊天的日常语言。

后来去读大学，读的是新闻系，也是华语需要很标准，真的要做记者的时候，华语发音就被要求一定要很准确，研究所再去读剧场，那段期间甚至是会在街
上念路边招牌、读报纸，要求自己华语一定要念得非常非常准确正统。

三牲献艺aka.金曲制作人柯智豪。摄：陈焯辉/端传媒

我考进去念理论组，但我是想去学表演，我都没修自己科系研究所的课程，都是去大学部上表演课。写歌之后才开始比较有意识到台语，但一开始写的时候
都有很多华语思考，我会把写好的歌给父母听，或者是平常就有在讲台语的朋友，他们可能就会跟你说出感觉不太对的部份，比如说，啥物个时阵（什么的
时候），那个“个”就是华语的思考，但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写的时候，可能比较难察觉到，我就会传给其他人帮我听。

林奕硕：我也会传给别人听，别人都不听。（笑）

柯智豪：我也会传给别人听。（笑）

张嘉祥：我也会。（笑）

吉尼：但可能有时候别人的意见不一定有参考价值，

林奕硕：自己心里要有一个标准。

柯智豪：心内有数（心中清楚明白）。

林奕硕：也会越来越知道哪些人的建议比较有帮助。

柯智豪：题外话，因为我有在做歌仔戏，发现会有很多不同版本的老师，教学现场的时候很精彩。



张嘉祥：我常常会困惑传统戏曲或音乐中有很多不同版本的变异。

林奕硕：这个我觉得是东西方音乐逻辑的差异，因为传统的谱还没有办法写得很精确，老师的教学和引导就很重要，比如同样一份乐谱，不同老师来念可能
有不同的风格，我觉得逻辑可能跟蓝调比较类似。

柯智豪：它推弦没跟你说要推多少。那就是工夫，人家说工夫就是身体。老人家都这样讲，所以用讲的没有用，都要一招一招慢慢磨练出来。

林奕硕：我在学的时候，比如说我碰到有两个不同的版本，我就会把两个版本都写起来，去看它们的差异，会发现它们的异同，要去分析，因为我们现在变
成外国人了，现在在学台湾的传统音乐，我们常常变成外国人，那就必须更努力的去学，全部都写起来。

柯智豪：我这边也给另外一种看法，传统音乐常常是跟戏曲连在一起，做戏的时候，同样的后场演员会不一样，有时候天气会不同，有时候感觉不同，我们
说鼓佬就会看一切，头手就会视现场的不同去做变化指挥，所以我们说东方的艺术是模糊的，不清楚的美感，见山不是山，其实也很科学。东方是依照演
员，后场跟着演员做，西方歌剧的逻辑则是相反，是音乐最大，日本也不同，全世界都会不一样。

张嘉祥：那奕硕台语有断裂后重新学习的过程吗？

林奕硕：我小时候跟阿公阿嬷一起住，有时候我如果有一句台语听不清楚，他们就会笑我：台湾囡仔听无台湾话！笑死人！（台湾小孩听不懂台湾话！笑死
人！）就是你妈妈啦！（众人大笑）

我妈妈国语学得不好，她觉得我不能像她一样，我妈妈认为原因是她先学台语，再去学国语，所以国语发音被影响。我妈就跟我阿嬷说：奕硕要先学国语
（才不会被台语的发音影响）。我阿嬷到现在还会念这件事。因为我阿嬷都听不懂华语，她在家里面都是讲台语。

柯智豪：每个世代要面临不同的问题，比如我们的下一代，要讲台语可能还找不到人讲，那很严重。我最近在做巴奈的新台语专辑《夜婆》，她说一句话很
触动：我原住民过去经历的事情，你们汉人现在正在经历。那个语言不见了，巴奈的母语是台语，她最早住在台南，阿美族语是后来学的，她说这是她自己
心里面缺的一个洞。

百合花主唱林奕硕。摄：陈焯辉/端传媒

林奕硕：但可能很多人不在乎语言的消失吧？可能习惯就没有感觉了？但我大学的时候开始去听吴乐天的广播录音。

柯智豪：是去哪里找的？网路找得到喔？因为我小时候都是听吴乐天的广播电台。

吉尼：我们国中的时候是听恒春仔的广播，吃午餐的时候，全班就会放来听，虽然我们平常都讲华语，会觉得很有趣，像是什么减肥刀要瘦哪里、崁头崁面
安全帽（盖头遮脸安全帽）。

林奕硕：我故意想找更早以前的台语，比如说猪哥亮的台语也说得很好，还有会说一些佛教、道教的台语，有一个宜兰的老师叫做，李瑞烈。他台语就说得
很好，但是他讲话速度很慢：在……座……同……修……午……安……。那就要转1.5倍速看影片，我就一直听他在讲什么。



他可以直接念文言的台语，念完之后会解释，他好像是一贯道或是什么其他宗教，他会讲不同的宗教，也会讲到圣经。比如说他如果说到佛教的那只船。

柯智豪：什么？挪亚方舟喔？

林奕硕：慈济LOGO上面那只船，他会说那只船不会区分宗教信仰，只要是行善的人都可以登上那只船。

如果不是这样类型的台语影片，很多台语影片都是很有乡土味的，像柯老师开头讲的流氓、坏人讲台语那样的台语影片。

柯智豪：大船欲靠岸，捎咧乌白溅。（大船要靠岸，接近的时候溅起浪花）以前吴乐天都说这种的。（笑）

林奕硕：对对对，就好像台语只有那一种，我就想说有别种吗？有没有气质一点的？比如说证严法师他的台语很有气质，在讲人有八苦，讲起来就很有气
质，就会知道原来台语可以这样讲话，也可那样讲话。因为我不是那种很男性（阳刚）的样子，我觉得我去学吴乐天的台语也不像。

柯智豪：吴乐天在我这里啦。（笑）

装咖人主唱张嘉祥、青虫aoi主唱吉尼、百合花主唱林奕硕、三牲献艺aka.金曲制作人柯智豪四人对谈。摄：陈焯辉/端传媒

张嘉祥：这算是奕硕去学台语的教材？

林奕硕：想说国民党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教我们国语，我们就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把台语学回来，因为它最厉害的就是教语言。

柯智豪：上字幕！（大笑）

林奕硕：国民党以前规定，电视台只能有几小时放台语节目，我们就把这样的招式学来，规定自己一天要听几小时的台语；每个礼拜一定要打电话给一位台
语很强的人聊天，就可以把台语练起来，但还是很困难啦。

比如说我的外型，我如果去菜市场讲台语，摊贩还是会回我华语，他就会觉得你是年轻人不一定听得懂。

张嘉祥：他体贴你啦。

柯智豪：他想说你是讲国语的，你想说他是讲台语的，结果他其实是说客语。（笑）

台语现当代新词汇、概念的挑战

林奕硕：我觉得柯老师应该是没有挑战。（笑）我一定有啦，我就会去听AM的电台，有的时候它会放以前的歌，比如说有一首歌叫做〈文旦小姐〉，它是日
本曲改编过来，原本是〈苹果小姐〉，还有〈见本橱的小姐〉它就是看到见本橱（展示橱窗）里面的小姐，歌里主角一直喊她，歌唱到快结束才发现小姐是
假人模特儿，那也是日本曲改过来的，你会从里面知道它的台语文法。



柯智豪：有一个时代是台语跟日语辞汇很丰富。

林奕硕：为什么日台混血的歌曲辞汇会比较丰富？可能是因为日本那时候比较现代，所以会有一些台湾没有的故事，台湾就变成需要用台语转译那些新词汇
和概念。

柯智豪：或者台湾就写自己的，算是一种二创啦。

张嘉祥：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新台语歌，只是放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觉得老而已。

林奕硕：我会看那个时代要怎么翻译这些新概念，看它们怎么为了押韵去思考。

柯智豪：可能比我们还进步，虽然年纪比我们大。

吉尼：我想先回去讲奕硕听讲经那一段，突然想到首次觉得台语很美的时刻，是我国中的时候，去参加学校的合唱团，我们的音乐老师是基督教长老教会出
身，我阿公阿嬷那边也是长老教会的，那时候老师选的歌都是萧泰然写的歌，是台语的诗歌，台语居然可以这样写，真的是没有听过没办法有那个台语美感
的想像。

再回来说语言书写，如果碰到台语辞汇写不出来的时候，我会先去查资料，网路上现在有很多台语字典的资源，可以找到日本时代整理的台语辞典《台日大
辞典》，1920年代的台语都还找得到，如果真的都找不到，我可能找台语文音或白音去训读，去自己创造看看新辞汇，一个语言如果不是死亡的，语言继续
存活就会有新创造的辞汇，我就写写看，如果真的写得不好或不对，那就会收到很多指正跟指教，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有讨论就可能会有更好的结果。

柯智豪：这个时代可能都是概念先出现，人类再来想怎么取名字，所以就要创作者持续生产、持续创造。

林奕硕：我会去查文言文，中国那边有一个“知乎”的网站，会有人提问，“尴尬”的文言文怎么写？会有很多民间厉害的人出来给他的看法。我就会从中去
想，如果是台语呢？

柯智豪：滑鼠，我们就叫ku̍t-tshí。

张嘉祥：但小豪老师写的台语词感觉很文言，好像没有新辞汇的困难跟挑战？

柯智豪：别这样说，我也有很粗俗的台语歌，雅跟俗都是互相比较出来的，比如说传统的歌仔戏，那个歌词文到不行，别说台语，就是拿给一般人要他用华
语读，可能都读不出来。我感觉文体是一种选择，跟选择语言是不同的层次，同样是创作工具，是一种气质的选择，要粗俗一点的，写一些垃圾话也有，垃
圾话有时候会有特别的气势感，要这种特别的气势感就可能选择写垃圾话，所以应该是一种选择，其实不一定。

青虫aoi主唱吉尼。摄：陈焯辉/端传媒

台语创作中的女性视角及性别议题



吉尼：像刚刚奕硕说，他自己不是典型的阳刚气质男性，他就不会选择那样的讲话方式，那就不是他讲话的方式，他就会再去寻找适合他讲话的路径。我自
己本身就是女性，像是过去台语歌里面有飘撇、浪子、怨叹的（较阳刚视角），就不是我的个性，也不是我想讲的话，在写歌的时候，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
去书写，写我看到发生的事情，写我自己讲的话，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困难的地方。

就觉得这些话、这些歌词是透过自己唱出来，不可能会说我在外面过得很飘撇，我也是不得已来离开这种浪子口吻，这就不是我的日常生活。

林奕硕：我们以前有一个教台湾美术的老师就跟班上同学说：你们女孩子去KTV不要给我唱〈家后〉喔！

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家后〉是一个男性写的女性故事，歌里的女性就是很有奴性的女人。

吉尼：对对，好像女性就该忍耐一样。

林奕硕：还有很多人觉得郑老师真的是把女人的心声写出来，但现当代社会让我很怀疑真的还有这样的女性存在吗？

柯智豪：当然！当然！因为〈家后〉就不是在说现代的事情。（笑）

林奕硕：可能很接近现代，主要是过去女性唱的歌曲，很多时候是由男性去替女性设想书写的。

张嘉祥：百合花也有一首女性视角的歌曲〈一枝草〉。

林奕硕：对，我们第一张专辑《烧金蕉》里面有一首〈一枝草〉，就是在想说，我自己也是男性，我该怎么翻转这件事情？我就把自己歌里的角色设定成女
性，受到男性的欺负。

柯智豪：所以你算是导演？

张嘉祥：舞台剧。（笑）

林奕硕：用舞台剧来想会有很趣，用角色的角度去思考的时候，可以跳脱一些限制跟框架。

柯智豪：都是一种表演和演出。我的工作比较多是帮别人写歌制作，常常需要切换不同的立场去换位思考，说到女性的立场，我也有写过很S取向的，也有M

的，像是同根生的〈林投姐姐〉歌词里面写：“干你娘都是查埔人”这种比较挑战父权社会的，但也有很奴很顺服父权框架的。

我自己的角色比较像音乐设计，可能需要和不同类型的音乐人合作，就需要切换视角，比如之前有帮曹雅雯写歌，脑袋被人砍下来那个新闻。

张嘉祥：曹雅雯和拍谢少年合作〈食菜的刀〉。

柯智豪：那也是一个想像的立场，没有一定是女性或S或M。

张嘉祥：那如果在置换性别，置换视角的时候会不会遇到困难？毕竟我们不是生理女性。

林奕硕：有呀，所有语言都很男性和父权。有一次我在看教英文的影片，他在说关于英文里面关于色情的东西，也是大部分都是很男性的。那个英文老师是
女性，他也在想说怎么没有女性视角一点的词？我想这应该不是台语的问题，是所有的语言都有这样的状况。

柯智豪：像是德语、法语，它们词汇里面就有分男性和女性，我们语言系统里面，可能就像奕硕说的，在名词之外，有其他价值观和意识型态进入的时候，
就会呈现这样的角度出来。

张嘉祥：那吉尼会觉得男性写女性会有被冒犯的感觉吗？

吉尼：不会呀，我们有一些歌也会置入不同的视角，去想像角色，比如上一张专辑《有你的故事》里面有一首〈大树公〉，就是想像说自己是一棵大树，我
透过大树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故事，就是用自己的想像力去想说，我如果是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会碰到什么事情？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会有什么
样的反应和心情？

柯智豪：我们都是戏剧导向。（笑）角色才会多啦。

林奕硕：我们自己就没有什么故事呀，那么无聊。（笑）

柯智豪：我们是黑干瘦。（大笑）都没有什么故事，一块白板啦。



装咖人主唱张嘉祥、三牲献艺aka.金曲制作人柯智豪、百合花主唱林奕硕、青虫aoi主唱吉尼。摄：陈焯辉/端传媒

张嘉祥：那各位都有请过台语顾问的经验对吗？

柯智豪：我这个世代是台语文盲，我不会看台罗，像这次巴奈《夜婆》专辑就有找奕硕帮忙校对台文字。因为我不会写台文，我有时候在写台语歌的时候，
如果没有录音，单纯用写的，我自己有时候都看不懂。

吉尼：上一张专辑的状况我也是这样，我想用全台文写，但还没办法，就有请李江却台语文教基金会的陈丰惠老师帮我们把歌词全都看一遍，看台语正字有
没有写对。

林奕硕：我有一次跟邵大伦合作，有我、大伦、武雄老师一起写，武雄老师就真的很专业，他不会直接说你这样是错的、不对，他会说这边怪怪的，但他会
跟我说有什么其他可以选择的台语词汇，他厉害的地方在这边。

张嘉祥：他不是单纯帮你改而已，是让你有讨论和选择。

林奕硕：因为有很多台语很好的人，就只会说：这样怪怪，台语不会这样讲；这样怪怪，台语不会这样讲。（笑）

柯智豪：我跟唐美云老师学歌仔戏，他们的台语一出场都是出口成章，自然成韵，今年传艺金曲奖的歌仔戏演员，台上领奖也是讲这样的台语，他们是已经
内建了，如果有像这样的台语前辈可问，大家就尽量问他们。上下代的连贯其实是相对比较重要的。

＃台语音乐＃台湾流行音乐＃台语＃语言＃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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